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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马克思、恩格斯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抽象观念论，科学地界定了交往

的类型和本质，阐明了交往与物质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，系统化阐发了交往思想的内容。中国基于当前

发展格局，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基本的行动准则，坚持构建和谐社会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

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语境，积极推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践行，展现出马克思交往思想的时代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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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In The German Ideology, Marx and Engels criticized the abstract conceptual theory of German ideolo-
gists, scientifically defined the types and essence of communication, clarified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-
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,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con-
tent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. In the new era of China, based on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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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ernational situation, we will follow the law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basic principle 
of action, adhere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,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, 
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Marx’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-
rary Chinese development, demonstrat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’s communication 
thought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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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20 世纪中期，国外学界逐步开始对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研究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，将交

往转向语言理性和主体间性方面，拓展了交往的规范性内涵，却弱化了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，陷入了唯

心主义偏向；国内学者在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，但现有成果大多聚焦阐释理论本身，较

少将其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等理论进行比较分析。建构主义侧重观念、身份与规范的建构，弥补了理性

主义忽视文化维度的不足，却轻视物质结构与生产关系。基于此，本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重释马克思

和恩格斯的交往思想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思想滋养。 

2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交往思想的形成背景 

(一)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理论渊源 
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的交往思想并非凭空产生，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、

法国启蒙思想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考察形成的科学理论。 
1、对德国古典哲学交往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
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，里面蕴含的交往思想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

重要的理论素材。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，康德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当遵循道德的法则，但康德将

交往视为理性的抽象规定，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。黑格尔则将交往纳入“市民社会”的范畴，他

的交往思想包含着历史辩证法的合理内核，但其将交往的发展归结为“绝对精神”的自我运动，陷入了

唯心主义的泥潭。费尔巴哈提出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，“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。”[1]他看来，人并非孤

立存在，人是社会性生物。 
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，指出“德国哲学从

天国降到人间；和它完全相反，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。”([2], p. 525)他们将交往置于现实的物质生

产活动中考察，认为交往不是理性的产物，而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，并且吸收了

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，认为交往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，交往的形式随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演进，

从而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交往思想的批判与超越。 
2、对法国启蒙思想中交往思想的阐发与建构 
法国启蒙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，其包含的交往思想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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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重要启示。孟德斯鸠认为交往需建立在公平制度之上，追求形式上的交往平等；卢梭认为交往是构建

社会共同体的途径，却将其归结为抽象人性；以《百科全书》为代表的启蒙学派倡导思想的自由交往，

却忽略了物质生产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。 
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阐释与构建。他们继承

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等级交往、追求平等自由的合理内核，从物质生产实践中进行交往，指出交往是人

类生产所需的社会关系，剖析其历史性与阶级性，完成了对法国启蒙思想中交往思想的升华，创立了科

学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。 
(二)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时代背景 
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书写于 1845~1846 年，此时的欧洲正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全面转型的关

键时期。马克思、恩格斯正是在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洞察的基础上，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思辨

框架，提出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交往理论。 
1、工业革命深入推进，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催生交往形态转型 
19 世纪 40 年代，工业革命已在英国完成，并在法、德等欧洲大陆国家迅速推进。蒸汽机的广泛应

用、工厂制度的普遍确立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一方面，大工业生产打破了传统手工业

的分散性和地域性限制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，形成了规模化、社会化的生产体系。“当分工一出现，任何

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。”([2], p. 537)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交往的扩大化，传统的、封闭的

地方性交往模式已无法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求，客观上催生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交往网络。 
另一方面，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交通工具与通讯手段的革新。铁路的铺设、蒸汽轮船的普及，缩

短了地理空间距离，也降低了人员、物资和信息的流通成本。随着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，跨地域交往有

了物质技术基础，使得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，为马克思、恩格斯观察“世界交往”的

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现实依据。 
2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，交往的世界性维度凸显 
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，美洲被纳入世界交往的版图，数不尽的金银被运往欧洲，“当

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。”([2], p. 562)以殖民扩张为支撑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，

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被纳入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，交往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，而是呈现出鲜明

的世界性特征。 
殖民扩张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重要手段，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世界性流通，也促进了不同文

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。这种世界性交往的形成，使得马克思、恩格斯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，从全球

视野出发思考交往问题，提出了“世界历史性的存在”这一重要范畴，为交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

础。 
3、阶级矛盾激化与无产阶级崛起，交往的实践性诉求显现 
工业革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，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。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无产阶

级获得了巨额利润，而无产阶级则陷入了贫困、失业的困境。“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

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，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。”([2], p. 566) 
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逐渐在不同地区、不同国家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，开展联合斗争。

然而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交往的渠道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，限制无产

阶级的交往需求，无条件地榨取工人的工作时间，“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，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

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。”[3]马克思、恩格斯深刻意识到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需要

国内无产阶级的联合，还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协作。因此，他们提出了交往思想，去揭示资本主义

交往的剥削本质，指导无产阶级开展国际交往，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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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 

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“交往”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，而是在不同语境中

使用这一范畴，赋予其丰富的内涵。通过对文本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，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的交往思

想以物质交往为核心，涵盖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、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等多种类型，其本质是一种实

践活动。 
(一) 交往的概念界定 
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这一文本中，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“交往”一词，具有深刻的内涵，不仅包

括物质层面的交换活动，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交流活动，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频繁使用“物质交往”“交

往形式”和“交往关系”等概念，“物质交往”是交往的核心内容。 
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，“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、所设想的、所想象的东西出发，也不是从口头说

的、思考出来的、设想出来的、想象出来的人出发，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。我们是从事实践的、现实的人

出发，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。”([2], p. 525)由此可见，交往并非抽象的精神活动，是人类在物质生

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互动活动，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。 
从广义上讲，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。物质交往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

劳动交换、产品交换等活动，是交往的基础和核心；精神交往是指人类在思想、文化、观念等方面的交

流活动，是物质交往的反映。从狭义上讲，交往主要指物质交往，因为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，思想、观

念、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，与人们的物质交往，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。 
(二) 交往的基本类型 
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不同的标准，将交往划分为多种类型，这些类型相

互联系、相互作用，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交往体系。 
1、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 
这是依据交往的内容划分出的两种基本类型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，物质交往是人类最基本的交往

形式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。“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

考察。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，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、他们的一定的

生活方式。”([2], p. 562)物质交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精神交往的发展水平，物质交往的变革必然引起精神

交往的变革。 
精神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受物质交往的制约，同时，精神交往也对物质交往具有反作用，先进的思想

文化会推动物质交往的发展，落后的思想文化则会阻碍物质交往的进步。 
2、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 
这是依据交往的范围划分出的两种类型。内部交往的发展与该国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，在资本主义

社会中，内部交往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交往，这种交往充满了矛盾和斗争。 
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，“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、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

展程度。”([2], p. 567)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形成，外部交往的范围逐渐扩大，慢慢形成了

普遍交往的格局。普遍交往的发展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，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，同时

也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。 
3、个人交往与社会交往 
这是依据交往的主体划分出的两种类型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，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，个人交往的

形式和内容会受社会交往的制约。社会交往是个人交往的总和，它反映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。

在阶级社会中，社会交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，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社会交往，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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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交往的本质属性 
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，揭示了交往的本质属性—

—实践性、历史性和社会性。 
1、实践性 
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。交往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，其根源在于人类的物

质生产需要。人类为了进行物质生产，必须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，这种交往关系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，

而是客观的实践活动。同时，交往的实践性还体现在交往能够推动实践的发展，人类通过交往积累经验、

交换技术，从而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率，推动社会的进步。 
2、历史性 
交往的历史性是指交往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演进的。历史不外是

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，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、资金和生产力；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

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，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新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。交往形式作为社

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发展受生产方式的制约。在资本主义社会，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

形成，交往形式发展为普遍交往。 
3、社会性 
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，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

的总和。”[4]交往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，是人的本质的体现。个体通过交往融入社会，获得生存和

发展的条件；社会通过交往整合个体的力量，实现自身的发展。 

4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主要内容 

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的交往思想具有缜密的逻辑架构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，

揭示了交往与生产的内在联系，阐释了分工对交往形式的制约作用，论证了交往形式的变革推动社会形

态演进的规律，构建了“生产–交往–分工–社会形态”的逻辑链条。 
(一) 物质生产是交往的基础 
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是“现实的个人”，而“现实的个人”的首要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。物

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，也是交往活动产生的根源。 
交往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要求，物质生产只能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进行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物

质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，交往的形式也日益复杂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，“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

间的交往为前提的。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。”([2], p. 519)这一观点深刻揭示出了生产与交往

的辩证关系：生产决定交往，而交往对生产具有反作用。生产决定交往的形式和内容，有什么样的生产

方式，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形式；交往反作用于生产，良好的交往关系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，反之，恶劣

的交往关系会阻碍生产的进步。 
(二) 分工对交往形式的制约 
分工是连接生产与交往的中介环节，它既是生产发展的产物，又对交往形式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。

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、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，分工的发展推动了

生产的专业化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关系。 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出现了社会分工，即农业与畜牧业、手工业的分工。社会分工的出现推动了商

品交换的发展，使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。可是，社会分工的发展又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，私有制的出现

使交往关系发生了异化，交往不再是平等的协作关系，而是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。 
在资本主义社会，分工发展为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分工。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工人成为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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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，只能从事单一的生产环节，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。机器大工业分工则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异化，

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，交往关系完全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。分工的发展与交往形式的演变密切相关，

分工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交往形式。 
(三) 交往形式的变革推动社会形态演进 
交往形式是社会形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交往形式的变革必然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。当生产力发展

到一定阶段时，原有的交往形式就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，就会发生交往形式的变革，从而推动社会形

态的更替。 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普遍交往的形成，交往形式的本质是资本与

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。这种交往形式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，但随着生产力的

进一步发展，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日益尖锐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，“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

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，这里所说的对抗，不是指个人的对抗，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

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；但是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，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

质条件。”[5]  

5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当代价值 

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的交往思想是极其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武器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中，这一

思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。 
(一) 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科学方法论支撑 
马克思交往思想阐明了文化传承与交往实践相统一的精髓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化传承提供

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。 
1、以物质交往为根基，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物质保障 
马克思的交往思想表明，物质交往是一切交往的前提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必须依托

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当前，我国不断加大文化传承领域的物质投入，健全传统文化传播的硬件设施，为传

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支撑，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中得以发展。 
2、以平等交往为原则，构建传统文化传承的包容秩序 
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倡导构建平等、尊重、包容的交往关系，这一原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指

明了方向。在文化传承的实践中，我们既坚守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，又尊重文化的多元表达，打造包容

开放、多元共生的传统文化传承秩序，保障传统文化在平等交往中得以有效传承。 
3、以精神交往为纽带，凝聚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 
马克思交往思想揭示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辩证统一关系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本质上就

是精神交往的不断深化。新时代实践中，我们以精神交往为纽带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交往，

展现传统文化中的时代内涵，让其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感、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，为文化传承注入不

竭的精神力量。 
在马克思交往思想的指引下，我国以物质交往为基础、以平等交往为原则、以精神交往为纽带，不

断强化物质保障、构建包容秩序、凝聚精神合力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

让千年文脉在当代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。 
(二)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遵循 
马克思交往思想指出交往应具有平等性和全面性，阐明了人、社会、自然的内在关联及其规律，这

对新时代化解社会矛盾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。 
1、以平等交往为核心，化解社会矛盾、促进社会公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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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倡导构建平等、互助、协调的交往关系。平等交往是实现人的尊严

和价值的重要支撑，我国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；同时，畅通民意表达路径，化

解社会矛盾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，为和谐社会建设筑牢坚实的社会基础。 
2、以全面交往为导向，促进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
马克思交往思想指明，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辩证统一的。新时代和谐社会的建设，始

终以马克思全面交往思想为指引，推动人与社会协同共进。在实践中，我国强化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

等社会事业建设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；同时，健全社会治理体系，营造安定有序、和谐融洽的社

会环境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。 
3、以和谐交往为目标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赢 
马克思交往思想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交往的重要内容。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，始终秉持人与自然

和谐共生的理念，推动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往，

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持续深化发展。 
中国始终以马克思交往思想为导向，坚持以人为本，通过推动平等交往、全面交往、和谐交往，化

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公平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，让和谐理念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。 

6. 结语 

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内容架构，其不仅是理解当代全球化与中国实践的

重要理论指引，更是构建平等、互利、共赢的交往秩序的思想武器。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中国进入新时

代的双重背景下，我们应当坚持以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为指导，推动构建新型全球交往秩序，为实现人类

的共同发展贡献力量。 

参考文献 
[1] 费尔巴哈.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(上卷) [M]. 荣震华, 译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4: 571.  

[2]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(第 1 卷)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9: 525, 537, 562, 566, 525, 562, 567, 519.  

[3]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(第 5 卷)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9: 359.  

[4]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(第 1 卷)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2: 139.  

[5]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(第 2 卷)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9: 592.  

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acpp.2026.155242

	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马克思交往思想及其当代中国价值的研究
	摘  要
	关键词
	A Study of Marx’s Communication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 in The German Ideology
	Abstract
	Keywords
	1. 引言
	2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交往思想的形成背景
	3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
	4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主要内容
	5.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交往思想的当代价值
	6. 结语
	参考文献

